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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大
鱷
索
羅
斯
的
富
豪
鄰
居
因
為
破
產
而
自
殺
身
亡
。
前
一
天
，
他
們
還
在
一

起
打
網
球
。
休
息
時
，
鄰
居
向
索
羅
斯
傾
吐
了
即
將
破
產
的
痛
苦
。
索
羅
斯
預
感
到
了

什
麼
，
但
他
什
麼
也
沒
有
做
。
第
二
天
，
當
有
人
告
訴
他
這
個
消
息
時
，
他
說
，
我
已

經
預
料
到
了
這
個
結
果
。
有
人
問
他
，
你
知
道
鄰
居
因
破
產
可
能
自
殺
，
怎
麼
不
伸
出

援
手
拉
他
一
把
呢
，
你
不
是
沒
有
這
樣
的
實
力
，
在
你
，
這
實
在
不
算
什
麼
。
索
羅
斯

面
無
表
情
地
說
：
﹁他
破
產
關
我
什
麼
事
？
這
是
他
自
己
的
事
情
，

應
該
由
他
自
己
去
承
擔
，
讓
他
自
己
了
斷
。
﹂
索
羅
斯
的
話
一
出
，

有
人
撰
文
譴
責
他
是
野
蠻
冷
血
的
原
始
人
。

但
立
即
就
有
人
持
反
對
意
見
，
倒
不
是
為
索
羅
斯
辯
解
，
而
是

為
原
始
人
正
名
，
認
為
索
羅
斯
根
本
就
不
能
與
原
始
人
相
提
並
論
。

理
由
是
，
當
原
始
人
一
個
人
在
森
林
裡
找
到
食
物
時
，
從
不
自
己
獨

享
，
總
是
大
聲
呼
叫
同
伴
，
希
望
大
家
共
享
。
這
樣
的
道
德
品
質
，

豈
是
冷
血
的
索
羅
斯
能
相
比
的
？

於
是
，
有
人
據
此
得
出
，
人
類
在
文
明
進
程
中
，
道
德
一
直
在

滑
坡
，
從
來
就
沒
有
與
時
俱
進
過
。
事
實
果
真

如
此
嗎
？

這
個
現
象
，
可
以
經
濟
學
家
約
翰
托
比
的

﹁銀
行
家
悖
論
﹂
去
進
行
分
析
。
一
個
銀
行
家

，
有
一
筆
可
供
借
貸
的
款
項
。
借
給
信
用
記
錄

差
的
人
，
要
冒
很
大
的
風
險
，
而
最
需
要
錢
的

人
，
信
用
風
險
都
很
大
。
信
用
記
錄
好
的
，
通

常
都
是
有
錢
人
。
這
樣
就
導
致
了
窮
人
更
窮
，

富
人
更
富
。
索
羅
斯
是
個
金
融
家
，
怎
麼
會
把
錢
借
給
即
將
破
產
的

鄰
居
呢
？

那
麼
，
原
始
人
的
慷
慨
，
是
否
就
是
道
德
高
標
呢
？
其
實
，
只

是
現
象
不
同
，
本
質
是
相
同
的
。
原
始
人
面
對
的
環
境
是
十
分
險
惡

的
，
時
刻
都
會
遭
遇
野
獸
的
襲
擊
，
可
以
說
是
朝
不
保
夕
。
這
樣
的

環
境
下
，
就
經
常
性
的
處
於
急
需
援
助
的
境
地
。
希
望
與
人
共
享
，

並
非
道
德
高
尚
，
而
是
一
種
信
用
積
累
，
盡
可
能
的
降
低
自
己
的
信

用
風
險
。
信
用
風
險
低
了
，
就
容
易
得
到
借
貸
。
當
然
，
這
時
的
借

貸
，
就
是
群
體
的
及
時
援
助
。

如
此
看
來
，
無
論
是
索
羅
斯
的
冷
血
，
還
是
原
始
人
的
仗
義
，
其
本
質
跟
道
德
無

關
。
君
士
坦
丁
主
教
有
句
名
言
是
這
樣
說
的
：
﹁當
我
們
說
出
﹃我
的
﹄
與
﹃你
的
﹄

兩
個
字
時
，
已
經
熄
滅
了
我
們
慈
悲
的
火
焰
，
點
燃
了
貪
婪
的
慾
火
。
﹂
是
的
，
人
的

本
質
是
自
私
的
，
道
德
是
一
種
軟
力
量
。
雖
然
我
們
一
直
在
祈
求
道
德
成
長
，
但
遺
憾

的
是
，
道
德
一
直
在
歷
史
裡
徘
徊
。

麥收後，天氣漸像
蒸籠，知了在樹上不停
地噪，心也跟着不安分
起來。四十多年前的夏
日，儘管西瓜、香瓜一
架子車一架子車上了市
，還有一樣東西誘惑着

饞嘴的孩童，那就是消暑解熱的冰糕，所以
「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

北方賣冰糕的都是四五十歲的大媽，她們
頭戴白布無檐帽，身繫白布大圍裙，推着白色
長方形的冰糕車，此 「三白」標誌格外顯眼。
她們不是擺個攤，清閒地坐等買者上門，而是
邁着纏過足的小腳，顫顛顛推着車走街串巷，
冰糕車的四個輪子在凹凸不平的柏油路上咕吱

咕吱地響，像一首耐聽的童謠，再加上她們扯
開嗓門，不知疲倦叫賣，一下就把我們吸引：
「三──分冰糕──，白──糖冰糕──」，

尾音有時向下一拐，帶點 「嗷」音，富有韻味
，個個都像唱豫劇的老旦。

圍着冰糕車，我們欣喜無比，家裡不寬裕
，手中的零花錢很有限，都是快攥出汗的小鋼
蹦。買一根紅糖冰糕，要三分錢，稍好一點的
牛奶白糖冰糕，得五分錢了。大媽接過錢，掀
開冰糕車的一節木蓋，小心翼翼掀起保溫的棉
被一角，快速打開冰糕瓶，遞來一根冰糕，接
着又把瓶、被、木蓋蓋好，保持冷溫。剝開冰
糕紙，見絲絲冷氣，我們伸出舌尖，在冰糕上
舔，捨不得牙咬，一點點慢慢舔化。現在想來
，那冰糕並不好吃，做得不精，冰碴子有時扎

着舌頭，但不影響舔冰糕的心情，直到快融化
落地了，才把舔得不成形的冰糕一口咬下落肚
。再瞧賣冰糕的大媽，臉面曬得黑紅，衣衫汗
濕，看着孩子們吃冰糕美滋滋樂，自己卻捨不
得吃一根，渴了拿起一大瓷杯水咕嚕嚕喝兩口
，一根冰糕賣幾分錢，她們只賺幾厘呀，補貼
家用全在裡面！

如今的夏日，城裡已見不到走街串巷的冰
糕車了，孩子們也瞧不上幾分錢一根的紅糖白
糖冰糕，吃的都是幾元一支的雪糕筒，有巧克
力的、水果的、豆沙的……口感要好，雪糕的
形狀也靈巧多樣，不僅小孩，大人們也愛吃，
但遠去的冰糕車和牽魂動魄的聲聲叫賣仍難以
忘懷。

一直以為，一項舉措或
事物產生的影響力，作用於
多方面的社會生活，使之提
高、增長、發展、變革，國
人喜稱 「拉動」。那拉動的
着眼點和着力處，有時切乎
經濟命脈，有時扭轉生活態

度，有時引領時尚潮流，有時觸發思想嬗變。乃至
，會悄然開啟一個時代。

筆者之所以由此入手， 「拉出」這篇小文的開
頭，是因為恰逢京滬高鐵開通周年之際，往返其間
，勾起些許浮想與認知：不僅 「火車頭」是 「拉動
」兩個字最形象的喻體，且因那條高鐵對國人物質
和精神生活，以及思維方式的轉變與開啟。

譬如 「同城效應」。沿線二十四個站點讓相鄰
城市的 「距離」大為拉近。如北京到天津三十三分
鐘，濟南去泰安十七分鐘，南京抵鎮江十九分，而
無錫至蘇州僅需十分鐘。原來人類思維中不可改變
的空間 「距離」，還可以用 「時間」轉換之！這就
拉動、開啟了諸多民生問題的新思維新視角：生活
和工作分居兩地的人，可以不必考慮遷居；相互間
出門旅行的概念，會在意識中默化為 「串門兒」；
北京的博物館同時也是天津的，而蘇州也真成了上

海的後花園。
譬如 「和諧境界」。古人心目之城，如城池、

城牆、城壕，暗含領地和精神的固守、隔斷與差異
。現代城市概念，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而中心與
中心打通壁壘，縮短半徑，同心同步，城群崛起，
是大走向。城際動車以 「和諧號」名之， 「公交化
」開行，使之相互貼近、融入、貫通，以至相同相
成、相輔相成、相反相成，臻於互利互惠、互促互
補之和諧境界，無疑是最有力、最實際、最形象、
最漂亮的 「拉動」效果，乃城市觀念的 「革命」。

再如 「綠色理念」。京滬高鐵百分之八十七的
長度 「以橋代路」，避免了對沿線城鎮的切割。乃
至最充分地利用自然光照明、太陽能光伏發電，以
及動車組流線型車體和輕量化對大自然的順應與能
源節省，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內核 「天人合一」
思想和當代國人 「可持續發展」追求的生動實踐。
「榜樣的力量」釋放的影響力和示範性，無疑是拉

動、帶動的一個鮮明取向。
即使如筆者上述管窺所及，亦可見京滬高鐵

「拉動」的，已非簡單的客流增長和諸多經濟數值
的提高；其走向，也遠遠超出了城市間的有形往來
。其迷人魅力和樣本效應，至少啟示我們：

──和諧社會建設，以及人類對新生活方式的

科學認知和積極轉變，迫切需要一些讓民眾百般受
益、有力而經典的 「拳頭產品」充當先行，化身動
脈，以打通路徑，溝通調諧。

──科學發展，除了思想上的堅定不移，還是
一種智慧比拼。看似遙遠的城際空間，可以用時間
去拉近；看似發展到邊緣、或因側重而缺失，換一
種思維和方式，裒多益寡，自可互惠共贏。

──拉動，也是一種 「引導」。許多的難題，
如果 「迎面破解」，可能會帶來思想和利益的激烈
碰撞，以致進寸退尺或兩敗俱傷。而以 「拉動」的
形式引導之，順勢而為，科學見效，事半功倍。高
鐵引流上線、導流入渠，讓 「綠色出行」理念成為
民眾的自覺意識，引導之功，何其大哉！

──引領，更是一種 「有序」。高鐵已至少安
排九十對動車組上線，有快有慢，有先有後，或開
或停，不可能 「齊步走」。而採取一站直達、省際
直達和交錯停站三種模式，讓快者有機會超越，讓
慢者不被 「添堵」，讓交錯者搭上 「階梯」，各盡
所能而並行不悖。這對於解決複雜的社會問題，提
供了一種運行機制。

──高鐵技術含量、質量要求之高前所未有，
乃使中國鐵路許多技術、思想領域從原本落後的
「跟跑」變為 「領跑」，擺脫了許多 「前人」已證

明不必要的追隨過程，其 「跨越」思維和 「後發」
優勢，是又好又快、多快好省發展理應效法的一個
樣本。

如此觀照，就回到了小文開頭，京滬高鐵恰如
和諧社會方興未艾之際，應時順勢出手的示範手筆
──未來中國前行路徑上一個漂亮的 「拉動」與
「引領」動作。

武漢大學老校長劉道玉
有一個觀點：不贊同孩子考
試要得一百分。因為要得到
一個一百分，就要用掉學生
太多的精力，為了避免小錯
，就要訓練得非常熟練，結
果會浪費太多的寶貴時間和

資源，最後學生的創造力都被磨滅了。
非常贊同劉教授的觀點。
關於教育，有一種 「第十名現象」。小學期間

能考一百分的 「尖子」生，一旦升入初中、高中或
是大學，大部分會 「淡出」優秀行列，而名列第十
名左右的學生，卻會在後來的學習和工作中出人意
料地表現出色。考一百分的孩子之所以會落於人後
，不能一直保持優秀，道理就是劉道玉所言的那樣
，為了避免一點小錯，尖子生們花了幾倍的努力，
浪費了大量的寶貴時間，好鋼沒有用在刀刃上，實
在是得不償失。

就像一塊地，明明只能種一季莊稼，卻要施上
幾遍肥，結果土地的性質發生逆轉，反而種不成莊
稼了。而成績處在中游的孩子，基本知識都掌握了
，只不過有點小差錯，無傷大雅。他們的時間不會
用在如何避免小差錯上，而是用在其他知識的學習
上，反而能厚積薄發，後來居上。

我的人生經歷也印證了這一點。我上個世紀七
十年代就讀於江南一所鄉村小學，同年入學的有兩
班，八十多個人。從小學到初中，我的成績都處在

中游，有時候數學還考不及格。現在讓我回憶小學裡學校裡的生
活，實在回憶不起來了。因為那時我感覺自己不是在學習，而是
在 「玩」。同村的幾個孩子年年能拿獎狀，我讀了五年小學，一
張獎狀也沒有。但我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就愛上了閱讀，所以零花
錢全部買了書。到了初中一年級，方圓幾里地，就數我家裡的書
最多，一些愛看書的農民，也會騎車來我家向我借書。

我的學習成績在初二突然 「發力」，照老師的話說，就像
「換了一個人似的」，那時也奇怪，什麼都懂了，一本教科書，

短短幾天翻一遍，就能知道個所以然了。成績自然好了，並一直
保持到高中畢業，直到考上學校。

我小學裡有八十多個同學，初中有一百多個同學，最後只有
我一個人考上了學校，算是跳出了 「農門」。現在回頭去看，一
個差生，一個農家子弟，最後能成為一位 「作家」，能在城裡的
文化單位工作，也算是個 「奇迹」了。

一個人的成長要順其自然，就像一年四季，小學和中學是人
生的春天；大學是人生的夏天；畢業後到中年是人生的秋天；到
了老年就是人生的冬天。春天就該做春天的事，夏天就該做夏天
的事。小孩子就是玩，沒別的事，但是現在看看的小孩子，哪裡
還有玩的時間，一次考試沒考好，家長就如臨大敵。

與現在的孩子相比，我的童年是幸福的。十三歲之前，根本
沒有學習上的壓力，上山摘野果，下河抓魚蝦，肯定不是一個好
學生。考好考差，父母也不來顧問。我就像野外的一棵樹，能不
能成材，聽 「天」由命。這要感謝那時的應試教育，不像現在這
樣瘋狂，任由了我喜歡讀書的喜好，在潛移默化中發展了自己的
長處，又因為多讀書反哺了我的認知和學習能力，來了一個 「後
來居上」。不然，也許我的人生會被徹底改寫。

內地著名教育改革家魏書生對後進生有這樣一段論述， 「所
謂後進生，可能是一點都聽不進課程，還堅持在那裡坐着，日長
天長，他們磨出的是何等的頑強的毅力。長期的教育經歷讓我感
到，大部分後進生都是心地善良、心胸開闊、待人誠懇的人。」

魏書生對後進生認知基於的是常年的教學體驗，不可謂不深
刻。但我們千萬不要誤讀了他的話，魏書生並不是倡導孩子去做
「後進生」，他想說的是，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學習成績並

不能代表全部，如果被脫離社會現實的 「應試教育」牽着走，可
能最後成為一種人生悲哀。而養育適應社會的能力，譬如後進生
的那種 「忍受能力」，要比考一百分重要得多，那種幾年十幾年
磨出來的毅力，將為他們走上社會之後開拓出人生寬廣的空間。

道德在歷史間徘徊
徐 悅

閃
光
的
配
角

嚴
方
正

京滬高鐵拉動了什麼
李忠國

夏
日
冰
糕
車

霍
無
非

廣州雲吞麵今昔 行 平 ﹁老
闆
，
來
碗
雲
吞
麵
！
﹂
在
廣
州
街
頭
巷
尾
的
麵
食
店
，

這
可
能
是
最
常
聽
到
的
一
句
話
。
雲
吞
麵
，
是
廣
州
小
吃
的
代
表

作
。
不
少
旅
居
海
外
的
廣
州
人
，
回
到
故
里
第
一
件
事
，
便
是
到

附
近
麵
店
，
吃
上
一
碗
雲
吞
麵
。
香
噴
噴
的
雲
吞
麵
，
飽
含
着
遊

子
對
家
鄉
的
記
憶
，
也
道
出
廣
州
今
昔
許
多
故
事
。

廣
州
雲
吞
麵
歷
史
悠
久
。
據
說
，
雲
吞
於
唐
宋
時
期
由
湖
南

傳
入
廣
東
。
清
朝
同
治
年
間
，
一
湖
南
人
在
廣
州
開
設
﹁三
楚
麵

館
﹂
出
售
麵
食
，
當
中
便
有
雲
吞
麵
。
起
初
﹁三
楚
麵
館
﹂
的
雲

吞
做
得
粗
糙
，
並
不
吸
引
，
後
經
改
良
，
該
店
雲
吞
麵
自
成
一
派

，
招
徠
了
大
量
廣
州
客
人
，
不
久
更
被
許
多
人
效
仿
，
雲
吞
麵
自

此
在
廣
州
興
起
。
及
後
，
廣
州
街
頭
曾
出
現
過
這
樣
一
個
盛
景
：

眾
多
肩
挑
着
雲
吞
麵
的
小
販
，
在
街
頭
叫
賣
，
敲
着
竹
板
發
出

﹁獨
得
獨
得
﹂
聲
，
吸
引
食
客
。

廣
州
有
俗
語
：
﹁有
錢
吃
盒
仔
飯
，
無
錢
吃
雲

吞
麵
﹂
。
但
被
人
們
看
作
﹁草
根
美
食
﹂
的
雲
吞
麵

，
也
大
受
權
貴
富
豪
追
捧
。
上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
在

廣
州
西
關
街
邊
擺
攤
的
﹁池
記
﹂
雲
吞
麵
，
頗
負
盛

名
，
它
曾
為
陳
濟
棠
等
當
年
廣
州
政
界
要
人
和
眾
多

粵
劇
名
伶
賞
識
。
當
時
有
不
少
雍
容
華
貴
的
闊
太
，

專
程
乘
小
轎
車
到
﹁池
記
﹂
品
嘗
雲
吞
麵
，
她
們
身

穿
旗
袍
，
或
像
普
通
百
姓
般
端
着
碗
坐
在
路
邊
吃
，

或
躲
進
車
中
大
快
朵
頤
。

時
至
今
日
，
雲
吞
麵
依
然

是
廣
州
人
最
愛
的
美
食
。
無
論

是
早
、
午
、
晚
三
餐
還
是
下
午

茶
、
夜
宵
，
雲
吞
麵
都
是
廣
州

人
餐
桌
上
的
﹁常
客
﹂
。
對
於

﹁嘴
刁
﹂
的
廣
州
人
來
說
，
一

碗
上
好
雲
吞
麵
，
麵
必
須
是
人

手
用
﹁竹
昇
﹂
（
大
竹
竿
）
打

製
的
竹
昇
麵
，
雲
吞
餡
的
豬
肉
要
﹁三
分
肥
七
分
瘦

﹂
，
或
加
入
鮮
蝦
等
作
餡
料
，
湯
需
用
大
地
魚
及
豬

骨
等
熬
製
而
成
；
上
麵
時
，
爽
口
的
麵
要
用
湯
匙
架

着
以
免
泡
軟
，
雲
吞
要
置
於
碗
底
吸
收
湯
味
，
湯
中

要
放
入
幾
條
韮
黃
。

如
今
，
走
在
廣
州
大
街
小
巷
，
能
覓
得
各
具
特

色
的
雲
吞
麵
。
位
於
廣
州
文
昌
北
路
的
﹁恆
記
麵
家

﹂
，
被
街
坊
親
切
地
稱
為
﹁婆
婆
麵
﹂
，
該
店
的
老

闆
娘
李
英
現
已
八
十
多
歲
，
她
二
十
歲
出
頭
便
在
廣

州
開
店
賣
雲
吞
麵
，
一
賣
便
是
六
十
多
年
，
該
店
專

注
做
爽
滑
鮮
嫩
的
淨
豬
肉
餡
雲
吞
，
平
時
每
天
要
包

近
千
隻
雲
吞
。
上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初
，
李
英
曾
與
丈
夫
一
起
，
到

香
港
上
環
舊
西
街
的
電
車
站
路
口
，
以
丈
夫
之
名
開
﹁劉
澤
記
﹂

，
擺
攤
買
雲
吞
麵
，
夫
妻
倆
每
天
從
晚
上
七
時
忙
活
至
凌
晨
一
時

，
常
年
無
休
。
一
九
四
八
年
，
李
英
與
丈
夫
回
到
廣
州
，
在
文
昌

北
路
開
麵
店
，
售
賣
雲
吞
麵
至
今
。
現
時
，
李
英
的
外
孫
還
在
廣

州
文
明
路
開
設
﹁恆
記
﹂
的
分
店
，
取
名
﹁婆
婆
麵
﹂
。

廣
州
和
平
西
路
的
竹
園
竹
昇
麵
店
，
是
廣
州
如
今
為
數
不
多

仍
保
留
﹁竹
昇
﹂
壓
打
製
作
麵
條
的
麵
店
之
一
，
備
受
街
坊
喜
愛

。
因
早
前
中
國
中
央
電
視
台
製
作
的
紀
錄
片
《
舌
尖
上
的
中
國
》

曾
到
此
拍
攝
，
竹
園
竹
昇
麵
店
聲
名
鵲
起
，
如
今
該
店
每
天
都
被

食
客
圍
得
水
泄
不
通
，
不
少
港
澳
及
海
外
食
客
也
慕
名
而
至
，
排

隊
一
個
多
小
時
，
為
的
就
是
品
嘗
該
店
的
雲
吞
麵
。

不
必
考
一
百
分

陸
勇
強

文文史史
叢譚叢譚

人人
生生
在線在線

飲飲食食
男女男女

如如是是
我見我見

人人
與與事事

文文化化
經緯經緯鄭

板
橋
係
﹁揚
州
八
怪
﹂
之
一
，
以
詩
書
畫
三
絕
著
稱
。

他
主
張
師
法
自
然
，
不
拘
泥
古
法
，
其
藝
術
特
色
有
﹁六
怪
﹂

，
對
當
時
及
後
世
都
產
生
了
極
其
深
遠
的
影
響
。

為
人
怪
。
鄭
板
橋
當
過
官
也
為
過
民
，
一
生
剛
直
不
阿
。

任
知
縣
時
，
遇
到
災
荒
都
具
實
呈
報
，
力
請
救
濟
百
姓
，
還
責

令
富
戶
輪
流
捨
粥
，
並
帶
頭
捐
出
自
己
的
俸
祿
。
因
為
賑
災
而

得
罪
了
上
司
，
於
是
乾
脆
辭
官
不
做
，
回
到
揚
州
靠
賣
畫
度
過

了
貧
寒
而
有
氣
節
的
一
生
，
以
實
際
行
動
應
了
：
當
官
不
為
民

做
主
，
不
如
回
家
賣
紅
薯
。

廣
告
怪
。
在
他
賣
畫
的
廳
堂
裡
，
掛
着
一
篇
賣
畫
的
商
業
性
﹁廣
告
﹂
，
不
但

對
作
品
明
碼
標
價
，
還
着
重
強
調
：
概
不
賒
欠
，
想
以
禮
品
換
畫
者
屬
於
無
禮
糾
纏

。
末
尾
還
附
詩
曰
：
畫
竹
多
於
賣
竹
錢
，
紙
高
六
尺
價
三
千
。
任
渠
話
舊
論
交
接
，

只
當
秋
風
過
耳
邊
。
這
幅
廣
告
滿
紙
言
錢
，
卻
很
好
地
諷
刺
了
兩
種
人
：
不
言
錢
卻

想
索
取
佳
作
的
假
文
人
、
利
用
權
勢
來
強
取
豪
奪
的
官
僚
。
鄭
板
橋
看
透
人
世
，
敢

打
破
舊
習
禮
儀
，
公
開
自
己
的
真
實
想
法
，
使
那
些
偽
君
子
哭
笑
不
得
，
啞
口
無
言
。

嗜
好
怪
。
鄭
板
橋
有
個
嗜
好
—
—
喜
歡
吃
狗
肉
。
這
一
嗜
好
曾
幫
助
了
一
個
叫

甑
小
泉
的
大
鹽
商
，
此
人
假
充
斯
文
，
想
求
購
板
橋
的
字
畫
卻
屢
次
遭
拒
。
後
來
，

有
人
給
他
出
了
個
主
意
，
讓
鄭
板
橋
﹁吃
人
嘴
短
﹂
，
欣
然
命
筆
並
落
了
甑
小
泉
的

上
款
。
待
鄭
板
橋
日
後
得
知
真
相
時
，
才
明
白
一
不
小
心
中
了
人
家
的
狗
肉
計
。

題
詩
怪
。
在
濰
縣
當
縣
官
時
，
鄭
板
橋
曾
將
一
幅
瘦
竹
贈
給
巡
憲
，
題
詩
云
：

衙
齋
臥
聽
蕭
蕭
竹
，
疑
是
民
間
疾
苦
聲
；
些
小
吾
曹
州
縣
吏
，
一
枝
一
葉
總
關
情
。

後
來
，
他
因
得
罪
上
司
而
辭
官
歸
田
時
，
又
畫
瘦
竹
贈
濰
縣
紳
士
，
題
詩
云
：
烏
紗

擲
去
不
為
官
，
囊
囊
蕭
蕭
兩
袖
寒
。
寫
取
一
枝
清
瘦
竹
，
秋
日
江
上
作
漁
桿
。
從
詩

中
看
出
，
板
橋
無
論
做
官
還
是
為
民
，
都
敢
於
直
面
現
實
。
他
了
解
民
間
疾
苦
，
所

以
沒
有
過
多
的
閒
情
雅
致
來
吟
風
頌
月
，
只
畫
幾
桿
瘦
竹
，
以
舒
胸
中
悶
氣
。

書
法
怪
。
鄭
板
橋
書
法
雜
用
篆
、
隸
、
行
、
楷
，
並
以
隸
為
主
，
兼
有
畫
意
的

美
感
，
他
獨
創
一
體
，
自
稱
為
﹁六
分
半
書
﹂
，
世
人
稱
之
謂
﹁亂
石
鋪
街
﹂
體
，

其
書
法
﹁難
得
糊
塗
﹂
和
﹁吃
虧
是
福
﹂
流
傳
至
今
，
受
到
各
行
各
業
人
們
的
喜
愛

，
廣
泛
用
於
賓
館
、
辦
公
室
、
家
庭
等
場
所
。

畫
作
怪
。
鄭
板
橋
一
生
只
畫
蘭
、
竹
、
石
，
這
與
他
倔
強
不
馴
的
性
格
相
脗
合

。
他
的
畫
構
圖
極
其
簡
單
，
但
布
局
卻
十
分
巧
妙
。
一
幅
畫
中
一
般
只
有
幾
竿
竹
、

一
塊
石
、
幾
筆
蘭
，
墨
的
濃
淡
準
確
地
襯
出
立
體
感
，
雖
只
有
黑
色
一
種
，
卻
讓
人

感
到
蘭
竹
的
勃
勃
生
機
。
這
與
他
平
時
的
精
心
觀
察
、
勤
於
練
習
密
不
可
分
，
更
是

他
把
個
人
的
品
格
、
抱
負
、
愛
憎
都
融
入
筆
墨
中
的
結
果
。

一九八九年，陶華
碧用省吃儉用積攢下來
的一點錢，在貴陽市的
一條街邊開了一家 「實
惠餐廳」，專賣涼粉和
冷麵。為了招攬生意，
她製作了一種麻辣醬作

為拌涼粉的作料，客人非常喜歡，她的生意
也紅火起來。後來她發現，很多顧客吃碗涼
粉，回去時還要買些麻辣醬，甚至有人不吃
涼粉，專門來買她的麻辣醬。她覺得蹊蹺，
就到其他賣涼粉的餐館轉了轉，結果發現別
人家的作料中都有從她那兒買來的麻辣醬。
她想，既然那麼多人喜歡我的麻辣醬，我還
賣什麼涼粉？於是，她辦起了麻辣醬工廠。
過了段時間，全國各地的大超市裡都有了品
牌為 「老乾媽」的麻辣醬。

央視主辦青年歌手電視大賽已有十四屆
了，開始幾屆，推出了幾位響噹噹的歌手，
如今他們仍活躍在舞台上。最近幾屆，有些
走下坡路：流行作品越來越少，新星越來越
少，走紅的歌手也越來越少，若要問看過比
賽的人是不是還記得一兩個歌手的名字，可
能難得有人答出來。但大家對評委余秋雨卻
多有印象。儘管褒貶不一，不爭的事實是余
秋雨的確成了收視率的砝碼。有網民稱，
「就是為了聽余老師的點評才看青歌賽的，

不然我才不會坐在那裡幾個鐘頭呢。」第十四屆，由於在團
體賽裡取消了 「綜合素質考核」這一環節，馬上有觀眾反映
比賽變得不好看了。於是央視只得 「三顧茅廬」把一再聲稱
不願出山的余秋雨請了出來。另外，主持人董卿在近幾屆青
歌賽上都有上佳表現。青歌賽最大的魅力在於直播，最大的
難點也在於直播，具有獨特氣質、多才多藝的董卿成了控制
現場節奏和氣氛的 「核心」人物。聰明的董卿是敬業的，她
在台下和歌手進行過細緻的交流。當一位歌手受挫時，她會
用大仲馬的話安慰他： 「在生活的最終謎底揭開之前，最好
的心態是忍耐和等待。」 有一位歌手是讀理科的大學生，和
他對話時她引用愛因斯坦的話： 「沒有音樂，科學研究將變
得枯燥乏味。」 有一位歌手在外地 「漂」了多年，很少回家
，董卿坦言， 「想到我們大獎賽，該有多少白了頭髮的爹娘
守候在電視機旁，為了兒女能踏上這個舞台。 『慈母手中線
，遊子身上衣。』希望青歌賽一結束，你們回到父母身旁時
，別忘了表達心中的愛和感激。」一席話，讓歌手和觀眾淚
水漣漣，掌聲響成一片。

王實甫的《西廂記》，其主角是相國小姐崔鶯鶯和書生
張君瑞，兩人在普救寺邂逅，彼此一見傾心。故事裡有許多
曲折，鶯鶯想愛又不敢愛，不敢愛又忍不住想愛。張生對愛
情執著專一，甚至近乎癡傻，他機靈而膽怯。王實甫描寫兩
位喜劇人物功夫不凡，所以在文學史上《西廂記》和《紅樓
夢》常被相提並論。劇中鶯鶯的侍女紅娘本是一個配角，但
卻是個光彩照人的形象，她富有鬥爭精神和平等意識，對背
信棄義的老夫人、仗勢欺人的鄭恆都敢於鬥爭。她有過人的
膽識和才幹，作風潑辣，心直口快，極力維護和幫助鶯鶯和
張生自由相愛。如果沒有她，兩位主角的百年好合是難得成
器的。《西廂記》是元代的作品，許多年後才有了京劇《紅
娘》。那以後，原來的配角站到了舞台的中心，《西廂記》
的主角倒逐漸被人淡忘了。到了今天，那些樂意成人之美為
愛侶牽線搭橋的人都被稱為 「紅娘」，無論是女性還是男性
，此種情況，讓生活在九泉之下的王實甫知道了，他會有什
麼感想？

板
橋

﹁
六
怪
﹂

劉
志
傑

但聞蟬鳴（攝影） 李 波


